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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紅藍軍對抗演習演進
The Evolution of the PLA’s Red-Blue Exercises
取材/ 2017年3月14日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 March 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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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軍紅藍對抗演習已進行約30餘

年，近年開始漸進系統化、專業化。

(Source: US DoD/Chad J. McNe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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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季，共軍

完成了最近一

輪的跨地理區演習，此種有系

統的大規模軍事演訓，其主要

特色為敵對雙方部隊的模擬

對抗。數十年來，各國軍方及

國安相關單位均藉由「紅軍」

來提升訓練與作戰成效。紅軍

可呈現出敵軍的動態，而藍軍

或「我軍」則需隨著敵軍狀況

發展，進行從嚴從難的實況演

習。有時候紅軍甚至會被賦予

模仿特定國家或軍事單位的任

務。在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

「紅軍」通常代表敵軍，但中

共的代號則與西方國家相反，

「紅軍」代表共軍，而藍軍則表

示敵方部隊。

紅藍軍對抗演習是相當寶貴

的機會，能用以評量某軍事部

隊的戰力、加強演訓的難度與

真實性，同時也能針對未來跟

某特定敵人可能發生的衝突進

行準備。根據某份報告指出，

「演習過程中運用強大而剛猛

的藍軍，一方面可以假想敵軍

各級部隊的運作需求，另一方

面則可確認共軍持續逐年提高

的實際戰鬥層級。無論藍軍為

強或弱，一方面模擬潛在敵軍

的真實情境，另一方面則組建

紅軍現行的戰力層級」(中國青

年報，2015年7月14日)。

共軍的觀察家長期以來對共

軍在軍事教育、「老派思想」，

以及訓練等方面均抱持悲觀

的態度(中國簡報，2013年5月9

日)。整合各式日益複雜的武器

系統，以及聯合作戰的各項計

畫作為，對高素質的人力需求

只會更形迫切，但共軍訓練據

聞還是過度依賴預先寫好的劇

本，而且不切實際。故而聚焦

於紅藍軍對抗演習，就成為大

幅推動整體兵力訓練向上提升

的重要環節。

● 作者/David C. Logan    ● 譯者/黃國賢    ● 審者/劉宗翰

過往中共紅藍軍演習都太過於套招，吹捧參演部隊的威望。但近年來中

共紅藍軍演習的運用已更加擴大、系統化及專業化。這些演習能提供外界

了解共軍戰力指標，以及對外的敵情威脅認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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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共軍引進紅藍軍對抗演習的時間點比起

西方軍事單位來得晚，但此種訓練對共軍而言並

不陌生。據信共軍首次對抗演習始於1985年。1儘

管具備紅藍軍演習的潛力，但共軍還是無法讓此

種演習的功能完全發揮出來。過去的演習都太過

於套招，同時演習想定也都過於吹捧參演部隊的

威望，而非提升他們在作戰方面的戰備水準。然

而，近年來共軍已試圖讓紅藍軍演習的運用更加

擴大、系統化，乃至專業化。這些演習提供共軍戰

力的指標，以及對外的敵情威脅認知程度。

紅藍軍對抗演習歷程
中共年度內會舉行兩場精銳部隊的紅藍軍對

抗演習，一場是於內蒙古朱日和軍事基地所舉行

的「跨越」演習；另一場則是在寧夏青銅峽所舉

行的火力演習。不過，紅藍軍演習的各組成單位

中，經常會有特定軍種的演練混合其中(中國軍

網，2016年7月12日；新華社，2016年7月26日)。朱

日和基地甚至進駐一支於2014年成軍的藍軍精

銳部隊，成員係來自共軍第195機械化步兵旅。

迄今尚難釐清之處，在於此等對抗演習的意圖

究竟是基於預期將和特定敵人發生衝突，先期讓

部隊做好整備工作，抑或僅止於強化演習的困難

度與真實性。紅藍軍演習被描述為研究及學習外

國軍隊戰術戰法的絕佳機會(中國軍網，2015年

6月5日)。西方觀察家已注意到，採用美軍準則或

於建物中包含類似中華民國總統府的建築體，凸

顯共軍正在預先推演特定的衝突狀況，例如進犯

中華民國(中國簡報，2015年2月20日；外交家網

站，2015年8月11日)。報導指出，紅軍並未針對特

定敵人，反而是要讓共軍部隊跟某個「標準化」敵

軍在「標準化」戰場上進行對抗，旨在測試共軍

的整備方式、戰術及訓練方法是否具備成效(觀

察者網，2016年7月24日)。然而，有些參演部隊被

形容為主力部隊的主力作戰旅，對象則是中華民

國的軍事單位。而其他報導則強調第一集團軍的

某裝甲旅─其組成部隊「負責反制臺灣獨立─

設法突穿藍軍對抗部隊的核心基地」(觀察者網，

2016年7月24日；新浪網，2016年7月21日)。

紅藍軍對抗演習是一種體驗因地制宜的大好

機會，2016年的「跨越」演習據聞也見證了某些

戰場的創新作為。某個來自南方戰區的紅軍部

隊，在一場針對電子戰的模擬實戰中遭遇強烈電

磁干擾狀況(觀察者網，2016年7月24日)。然而，

這支部隊仍設法透過更換某些通信裝備的韌體

而能夠保持通信暢通，據信該單位成員也將軟體

更新為自己編寫的新程式碼。此單位是唯一能在

演習全程成功維持通信能力的單位。另外還有一

支配備老舊裝備的部隊無法順利投擲煙幕彈，作

為向藍軍衝鋒發起時所必須製造的屏障。紅軍此

時反而改採施放傳統煙火方式，製造出最起碼的

煙幕效果，因此成功使部隊的前進獲得掩護(觀

察者網，2016年7月24日)。

擴張並提升紅藍軍演習
檢視過去，中共紅藍軍演習存在許多缺失。過

去的演習總是因為過度制式化而遭人詬病，參演

部隊及指揮官均過度強調演習的結果，而不重視

學到哪些經驗教訓或提升戰力的方法。各級指揮

官都太過於聚焦整體的訓練成果(尤其是「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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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因此無法整合演習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

教訓(解放軍報，2016年3月16日)。過去幾年來，

在演習後的檢討會期間，遭擊敗的紅軍部隊會對

於自己在對抗藍軍的表現感到「忿忿不平」，而

這些指揮官據聞也會對於自己的演習失利而感到

「懊惱與恥辱」(中國青年報，2015年7月24日)。

某些報導的解釋是，為了吹捧參演部隊的名聲，

紅軍部隊往往可獲得藍軍方面的重大情資。因

此，相關狀況設計總是讓紅軍獲得勝利(火箭軍

報，2016年4月29日)。某位共軍軍官針對刻意過

度強調追求榮耀與個別單位的勝利提出批評，認

為「這樣的想法並不正確，同時訓練也會變得離

實際的戰鬥情境愈來愈遠。」(解放軍報，2016年

3月13日)

近年來，共軍除了設法提高紅藍軍演習頻率

外，也尋求提升演習的素質，甚至近年來演習也

受到高層相當程度關注。中共2013年國防白皮書

特別將「實兵對抗訓練」列為強化部隊訓練及演

習的目標。該白皮書指出，「各軍種及兵種均不斷

強化基於對抗性與以驗證為目的之演習與訓練。

根據不同的想定設計，有關單位便開始籌劃實兵

對抗演習、線上對抗演習，以及電腦兵棋對抗推

演。」2

共軍高層於2014年「跨越」演習提出的新口

過去共軍對抗演習中，偏向讓紅軍獲勝的模式，已於2014年「跨越」演習後改為專注於過程中的教訓。(Source: Flick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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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期能說服參演部隊專注於

從演習過程中吸取教訓，不要

刻意強調演習的結果。各級部

隊均接獲指令，「重檢驗不重

評比、重實效不重形式、重檢討

不重輸贏」(中國青年報，2014

年7月25日)。某報導提及，歷經

三年努力之後，已於近期獲得

進展，漸漸放下那些「偏頗的

想法，認為『紅軍必勝，藍軍必

敗』」(解放軍報，2016年3月13

日)。

根據報導，除了朱日和藍軍

精銳部隊之外，兩大戰區指揮

部(包含先前的軍區)，以及各軍

種部隊都開始重視藍軍部隊的

編組，並且擴大員額及提升整

體素質(中國青年報，2015年7月

24日)。軍事改革之前，北京及

南京軍區均各自建制藍軍精銳

部隊。2015年，中共空軍於甘肅

山丹舉行的火力演習中，首次

向外界展示其藍軍精銳部隊(中

國軍網，2015年9月8日；中國青

年報，2015年7月24日)。2016年

初新成立的中共火箭軍對外宣

告成立藍軍教學及研究部門，

並由刁光明上校負責領導(解放

軍報，2016年4月17日)。根據報

導指出，刁光明曾參與20場以

上的對抗演習，並推出各種相

當棘手且複雜的狀況設計。刁

光明表示，「平時過於溫和的訓

練，等到了上戰場時就得承受

更大的痛苦」(解放軍報，2016

年4月17日)。

以2016年「跨越」演習為例，

中共陸軍訓練部門發布了「模

擬藍軍演訓的評量標準」，期

能更進一步系統化並提升紅藍

軍演習的成效(解放軍報，8月9

日)。此文件旨在提供藍軍參演

部隊的演訓準則，同時也能作

為評量此等部隊表現的標準。

評量標準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領

域，用以考評藍軍表現是否能

模仿敵軍、跟實戰的情境是否

一致、是否從嚴從難。依據評量

標準的指導要項，藍軍的部署、

戰術、指揮與管制，以及安全措

施都會列為評量指標。

2016年「跨越」演習的特色，

在於有多項改變提升了演習的

真實度。有別於過去參演單位

由上級指揮單位薦報，2016年

的參演單位改為從各戰區隨

機挑選(新華社，2016年7月15

日)。過去紅軍僅擔任攻擊軍任

務，但2016年則須同時負責攻

擊與防守任務(新華社，2016

年7月15日)。更多的演習課目

為夜間對抗，同時也刻意試著

將「新型」部隊納入想定之中，

例如特種部隊、技術性偵察、空

中偵察，以及電磁頻譜干擾等

(新華社，2016年7月15日)。就

評量參演部隊而言，針對指揮

官表現所做的評量從25%增加

至35%(新華社，2016年7月15

日)。

隨著紅藍軍演習的預先排演

更少，真實度更高，紅軍所取

得的主場優勢便不若以往。報

導指出，2014年跨區演習的結

果顯示，紅軍吞了六次敗仗，只

有一次打贏了敵對的藍軍(中國

青年報，2014年2月13日)。紅軍

所遭受的這些挫敗，其部隊組

成係來自七大軍區中的六個軍

區，而且紅軍陣亡的比例高達

70%(人民網，2015年7月24日)。

自從朱日和藍軍精銳部隊成軍

以來，這支部隊便全程參演朱

日和基地年度內所舉行的三個

跨地理區演習，同時也累積了

31場勝利的紀錄，相較之下作

戰失利的次數僅有兩次(觀察者

網，2016年4月28日)。

在2014年一次相當特殊的攻

擊演習中，藍軍部隊扮演來自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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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代表團，他們帶著成袋的馬鈴薯與高

麗菜，試圖滲透紅軍營區(環球時報，2014年8月

28日)。當紅軍指揮官出來歡迎假的代表團時，突

然遭到敵方砲擊因而分散了警衛的注意。就在接

續的一陣混亂之中，隱藏其中的藍軍部隊突然現

身試圖俘虜紅軍部隊指揮官。

然而，相關報導也指出某些有限度的進步。

2016年傳出的「大新聞」便是紅軍試圖在演習過

程中，模擬「擊殺」藍軍指揮官滿廣志大校(觀察

者網，2016年7月24日)。過去以來，紅軍部隊在對

抗演習中勝出比例甚低的挫折感，使他們喊出了

「活捉滿廣志，打敗195旅」這句口號，要打敗的

對象包含擔任藍軍的第195機械化步兵旅，以及該

旅旅長滿廣志。僅管擊殺藍軍指揮官並無法扭轉

情勢遂紅軍所願，但這也算是紅軍獲得進步的證

明之一。

新成軍的中共火箭軍顯然獨立於各軍種演習之

外，自行舉行數次紅藍軍對抗演習。這支扮演紅

軍的共軍部隊已獲致些許進步，但仍有許多亟待

克服的困境。自成軍以來，中共火箭軍的官方報

紙便以多方面系列報導，宣傳中共自十八大以來，

火箭軍及二砲部隊的訓練提升狀況與成效。近期

此系列報導的某篇文章指出，在最近的紅藍演習

當中，紅軍部隊已創下五敗二勝的紀錄(火箭軍

報，3月22日)。

結論
前文所提的證據顯示，共軍訓練體系仍存在弱

點，而且也被視為共

軍戰力精進阻力(解

放軍報，2014年10月

12日)。3 近期共軍的

紅藍軍事改革應有

助於提升訓練與作

戰能力，同時也有助

於共軍了解潛在外

敵的戰術戰法。於

此同時，紅藍演習的

成長與專業化，在提

供關於敵情威脅認

知與未來進程上的

資訊來源極具價值。

參演部隊的裝備、戰

術，乃至目標，在在共軍訓練體系仍有存在弱點，而且也被視為共軍戰力精進的阻力。(Source: Flickr/trekchina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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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共軍未來最有可能遭遇到

的狀況。例如，將各種不同類型

的部隊納入參演部隊中，凸顯

共軍在訓練上已朝向更加貼近

實況的方向改變。早期精銳紅

藍軍對抗演習時，僅指派較溫

和的紅軍部隊擔任攻方角色，

想定設計不時使人聯想到中華

民國，意味著或許對抗演習的

推演過程中，也有部分著眼於

未來臺海發生突發事件時的想

定。然而，隨機選擇參演部隊

的務實作法，或許有助於共軍

在對抗演訓上獲致全面性的提

升。但如此一來，亦將使共軍為

了專注於對抗演習而須面對更

多複雜的問題，同時也會讓外

界觀察家更難以分辨中共的敵

情威脅認知程度，而不能像過

去一樣依據派出的部隊來進行

判斷。這類演習亦將提供良機，

以判斷共軍的實際作戰能力。

這些演習中在務實度上仍然

存有許多罅隙。儘管共軍近期

強調聯合作戰，但似乎在發展

複雜度較高的多軍種對抗演習

中顯得進步緩慢。迄今，大多數

舉行過的紅藍軍對抗演習中，

還是只有單一軍種內的各級部

隊執行操演，而近期演習報導

中所強調的新聞，似乎也看不

出有什麼指標性的進步。例如，

2015年底，某報導強調中共空

軍觀測官配屬於陸軍的戰鬥

群當中(解放軍報，2015年6月9

日)。欠缺由多個軍種所組成的

紅藍演習，似乎演變成此等演

習只能跟作戰能力受到限制的

藍軍部隊進行對抗。例如，在納

入中共火箭軍的對抗演習中，

擔任假想敵的「電子化藍軍部

隊」只能限定於基地形態、有可

能只具備模擬特定的電子損害

(解放軍報，2016年4月19日)。

缺乏精銳藍軍亦會阻礙模擬敵

軍協同作戰的順暢度。近期有

人形容中共火箭軍正在籌設藍

軍部隊，成員的組合相當特殊，

據說都是由「技術監偵部隊、

電子戰、特種作戰及其他各種

菁英部隊中抽調而來」(解放軍

報，2016年9月8日)。

中共甚至開始讓紅藍軍演習

進入國際舞臺。2016年9月，中

共海軍及俄羅斯海軍共同參與

南海的聯合軍演活動(新華社，

2016年9月11日)。自雙方於2012

年開始進行聯合軍演以來，該

次演習已經是第五次，而紅藍

軍對抗則是首次列入操項目當

中(解放軍報，2016年9月14日)。

2017年，中共海軍陸戰隊除了

進行實彈演習外，同時也執行

了奪島作戰演練(新華社，2016

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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